
20年来，在上海市委政法委
和团市委的指导下，随着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在上

海，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遇到

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时，根据法

院的委托，社工们会成为孩子的

“代言人”，以“第三人称”的客观

视角，走访调查真实情况，倾听

儿童的内心想法，从而保证未成

年人的最大利益，为孩子的真实

诉求发声。

父亲起诉未成年儿子
要求判决“不存在亲子关系”

“我要求法院判我和我儿子

不存在亲子关系！”法庭上，黄先

生提出这样的诉求，令在场所有

人都感到匪夷所思。原来，黄先

生与前妻育有儿子晓东（化名），

晓东今年 12岁，归前妻抚养。黄
先生表示，身边的朋友经常打趣

说儿子长得不像自己，被激将的

他想做一个亲子鉴定，却遭到了

前妻的拒绝，于是便出现了前文

的荒唐诉讼。

由于证据不足，法院驳回了

黄先生的诉求。然而，法庭的宣

判虽然告一段落，但是黄先生与

儿子及前妻之间的矛盾纠葛却

并没有化解，尤其是黄先生长期

不探望儿子的举动，使父子俩的

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最

新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

程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

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

以向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的法律文书，即“家庭教育

指导令”。

晓东的父母被下达了“家庭

教育指导令”。这一指导令的最

终落地，孩子户籍所在地的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金

山工作站青少年事务社工王文

梅做了很多努力。

王文梅单独约谈黄先生，

指出他作为父亲长期不探望孩

子，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时，她发现，黄先生长期陷在

与前妻过往的情感和经济纠葛

中，故经常在儿子面前诋毁对

方。经过一系列的家庭教育指

导，黄先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答应定期看望孩子，并尝

试改善和孩子的沟通方式。事

后，王文梅也将自己整理的与

未成年人沟通的技巧分享给了

黄先生。

令王文梅印象深刻的是，

在约谈期间，晓东每隔几分钟

就跑过来，偷偷看一眼爸爸，然

后再跑回去找妈妈，“孩子非常

想亲近爸爸，但是又怕妈妈生

气”。约谈结束后，在王文梅的

鼓励下，黄先生主动上前拥抱

了晓东。随后，父母带着孩子一

起去吃饭了。

在案件结束后的半年内，王

文梅定期开展回访。她发现，孩

子主要是由外婆看护，母亲对孩

子缺少照料。她随后多次对孩子

母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建议孩

子母亲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多

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夸赞。

晓东的案例是阳光中心金

山工作站参与的第一例家庭教

育指导案例。2021年，王文梅主
动请缨，成为工作站家事工作负

责人，并在工作站组建了专门的

家事工作队伍，参与法院涉未成

年人家事纠纷案件的背景调查、

庭外调解以及跟踪回访等工作，

守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相

比法官，我们这些常年和青少年

打交道的社工去跟小朋友交流

更容易被接受。”王文梅说。

确保儿童利益最大化
社工意见法院采纳率 95%以上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早在 2011 年就与长宁
区人民法院合作探索社工参与

未成年人民事社会观护工作制

度，这一开创性做法也为之后

的全国家事审判改革提供了经

验。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
国范围确定 118 家法院作为试

点，正式启动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工作，上海普陀

区和静安区是全国试点名单中

的两家。

在近 7年的工作中，普陀工
作站社工汤瑾与 13名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者一起参与涉未成

年人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改革试

点，他们承接的家事纠纷案件共

有 559例。其中，社工提交的家
事社会调查报告中关于未成年

人抚养权的意见，法院采纳率为

95%以上。
“我们一定会做到上门了解

每一个当事人的真实处境，从而

保证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汤瑾现在是阳光中心普陀工作

站站长，但她仍坚持参与各项家

事社会调查。

她曾介入过一起要求变更

抚养权的家事纠纷，这一案例让

她印象深刻。一对夫妻在孩子 4
岁时离婚，而孩子苗苗（化名）当

时由经济状况较好的父亲抚养。

两年后，母亲突然起诉要求变更

抚养权，声称孩子父亲对孩子有

家暴行为，父亲否认这个说法，

并拒绝变更抚养权。

社工对当事人所说的话均

要确定其真伪。在这一案件的调

查过程中，社工汤瑾多次上门走

访，发现在苗苗父亲家里，父亲

能够很熟练地介绍孩子平时的

生活起居。“每天晚上，我都会陪

着他一起读书。”父亲指了指孩

子床边堆着的一叠书。然而，细

心的汤瑾却发现，那些书基本都

是没有拆掉塑封的新书。

参观完孩子的居住环境后，

汤瑾与苗苗父亲展开了长达数

小时的谈话。汤瑾得知，苗苗父

亲的确会以打骂来教育孩子。而

苗苗父亲最后也不得不坦言，自

己之所以一定要保留孩子的抚

养权，主要是为了拿孩子爷爷每

月给的经济补贴。

另一边，苗苗母亲生活清

苦，名下没有房产，一个人租住

在外地。她表示，如果自己能够

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便会将房屋

租在苗苗学校附近，并每天接送

他上下学。汤瑾还来到了苗苗学

校，询问孩子本人的意见。苗苗

表示，父亲没有家暴自己，但自

己更愿意跟母亲生活。

权衡教育方法、生活环境和

孩子意愿等多方因素后，汤瑾给

出了“孩子跟母亲生活更利于其

健康成长”的意见，法院最终也

采纳了该意见。

“有时候，我们不仅要看经

济能力，还要根据多元因素综合

考虑，保证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汤瑾告诉记者，在后续的回访

中，孩子母亲的确兑现了当初的

承诺，也印证了汤瑾的考量。苗

苗妈妈到现在都和社工保持联

系，“她在教育上遇到什么问题

都会来问我们”。

“每一起家事案件都是一个

悲伤的故事，案件背后都有着一

个被忽视的未成年人，这就需要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挺身而

出去维护他们的权益，保护他们

的权利。”参与了 3年家事工作
实践的王文梅说。

从早已渐入佳境的普陀工

作站，到初露锋芒的金山工作

站，近年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已与 11个区人民
法院、两个中级人民法院签约合

作开展涉未成年人家事纠纷服

务。家事社工的出现，为那些在

家事案件中“隐形”的孩子撑起

了一片天。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理事、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钱晓峰律师，对当前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越来越广泛

地参与家事审判工作备感欣喜。

钱晓峰曾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少

年法庭工作 14年，亲身经历和
参与了上海少年司法社会支持

体系的发展完善。

钱晓峰认为，在家事案件中，

未成年人的表达参与权应当得到

尊重并在制度上予以体现，社工

作为重要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角

色，能够有效参与涉未成年人家

事案件，作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代

表人间接为未成年人发声维权，

除担任调查者外，还可根据案件

需要担任调解者、探望监督者、家

庭教育指导者、回访考察者等角

色。“社工以尊重、接纳的社会工

作价值观，用中立、严谨、细致的

态度，为法院家事审判工作提供

有效的社会支持，这种做法创新

了多元化纠纷的化解机制，促进

了社会和谐稳定。”

（据《中国青年报》）

关注青少年事务社工

家事案件中，青少年事务社工成了孩子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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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本完整的家庭破碎，最令人难过的，也许是孩子必须被迫选择、接受和一方单独生活的事实。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大多

数时候，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更没有抗拒的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离婚案件中，约有40%涉及孩子的抚养权和探望权问题。孩子到底跟谁？怎么跟？另一方如

何同步探视？这些问题，总是由大人们自己决定，孩子的意愿常常被忽略，儿童的权利经常被遗忘。


